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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树 是“80 后 ”科 幻 作 家
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故事往往
诡谲变幻，多种时间悖论逻辑
顺畅自然，让读者读来回味无
穷。在《恐龙奇旅》（少年儿童
出 版 社 2023 年 出 版）中，宝树
通过一场时空旅行，将人类命
运与恐龙命运联系在一起，并
通过“莫比乌斯环”的叙述结
构 ，巧 妙 地 将 谜 底 隐 藏 在 结
尾 。 作 品 创 作 出 谢 宝 生 、沈
鸾、老 k 等多个儿童形象。通
过他们的冒险，一个恐龙世界
与 未 来 科 幻 世 界 交 融 的 图 景
向 读 者 徐 徐 展 开 。 2024 年 5

月，《恐龙奇旅》获得第五届少
儿科幻星云奖 2023 年度中长
篇小说金奖。

纸带一旦成为“莫比乌斯
环”，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完
成 了 一 次 两 个 无 交 集 面 的 融
合，象征着原本两个世界的人
也能产生联系，出现在同一时
空里，且因果循环。这种结构
在《恐龙奇旅》里得到充分的展
现。谢宝生和恐龙本是两个时
空的不同群体，却借助未来科
技的力量进行时空穿越，最终
阴差阳错地留在了同一个时空
里，改变了恐龙灭绝的命运。

“ 莫 比 乌 斯 环 ”的 叙 述 结
构主要涉及 3个元素：起点、终
点 和 中 点 。 从 起 点 到 中 点 的
叙述称为第一段，从中点到终
点的叙述则称为第二段。《恐
龙奇旅》中，第二段被提前，放

在了故事的上部，将第一段放在了故事的下部。两个部分互
相补充，让读者一直沉浸在作者创设的谜题中，这种特殊的叙
述结构不仅能使整个故事层次更加丰富、有趣，还可以让故事
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其闪光点，不拘泥于主角一人的行动。

《恐龙奇旅》很好地处理了出场人物以及人物形象的构建
关系。在上部中，故事主要围绕着谢宝生和蜥鸟龙两者进行，
架构起了二者鲜明的形象。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谢宝生
的人物性格，他面对蜥鸟龙虽然也很害怕，但仍在努力寻求生
存的可能，在最终面临恐龙和人类命运的抉择中，他积极寻求
平衡的途径。读者可以清晰地察觉到谢宝生的情感变化，这
个形象脱胎于儿童却又高于儿童。

在下部中，伴随着时间旅行的进展，主角从谢宝生一人扩
大至一个群体，沈鸾、老 k 等形象也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沈
鸾非常了解恐龙，凭借着赛博格的身体构造解救了谢宝生，老
k 则莽撞，讲义气。这些人物的性格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正
是因为这些不完美的小瑕疵，才显得人物真实有趣，将读者深
深吸引、代入了故事。

在《恐龙奇旅》中，人类与恐龙的关系也印证着现实中人
类与其他生物的关系。故事开头，谢宝生与蜥鸟龙被困在一
个山洞里，两个生物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但谢宝生的行动
贯穿着人文情怀。他挣扎于两个物种的生死存亡并积极寻求
平衡之道。小说抛给读者一个问题：人类文明是地球上现存
的高等文明，该如何平衡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结尾处，恐龙在
解决如何与人类共同生存这个问题时，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人类可以借助自己发展的科技力量帮助其他物种更好
地生存，也应该遵循其他物种的发展规律，使各物种都能和谐
平衡地生活在这个生态圈内。

谢宝生在时空旅行过程中，只是做了一个和蝴蝶振翅一样
微小的决定，却改变了恐龙和人类的命运。这也提醒我们，在
生态系统中，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也存在微妙的因果关系。人
类视人类文明为地球的高等文明，不能只顾自身发展而罔顾其
他生物的命运，而应寻求共同发展，创造更好的生态圈。

《
恐
龙
奇
旅
》
：

新
颖
结
构
展
现
科
幻
图
景

李
林
璇

2025年 1月 21日 星期二

甲辰龙岁将逝，乙巳蛇年即来。在中国传统文化
的十二属相中，蛇居于龙之后、马之前。就通常文化
寓意而言，龙翔游于天，被人尊崇；马逸放于野，令人
欣赏；蛇盘于木、没于草、隐于土，给人留下比较复杂
的印象。总体说来，虽然有些文艺作品时不时让蛇饰
演一点负面角色，但由于蛇能够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
顽强生存，每隔两三个月还有一次自发蜕皮更新的过
程，因此蛇一直被视为一种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动
物，它神秘、智慧、变化、狡黠，被定义为守护人们平
安健康的力量。

说蛇神秘莫测，是它身体柔弱无骨，无肢无足，却
来无影去无踪；说蛇富有智慧，是它具有高超的生存
策略，当动则动、该藏则藏；说蛇善于变化，是一些蛇
可以根据环境和温度的变化，及时改变自己的颜色和
皮肤图案；说蛇敏感狡黠，是它十分警觉又非常冷静，
面对威胁，往往隐忍不发、一击致命。

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和女
娲，都是人首蛇身的模样。

有学者提出，禹的含义其实也是蛇。大禹起初称
作“大巳”，而甲骨文中“巳”字的形状，即象形一条弯
曲的蛇。治水英雄大禹的具体身份，是一个以蛇为图
腾的氏族部落首领。读《山海经》可知，那个时间段至
少有 8 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比如以追赶太阳名满天
下的夸父，也是一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首领，

他两手各握一条蛇，耳朵眼儿也是蛇窝。
这表明，我们的远祖可谓与蛇共舞，生活在

敬畏蛇、崇拜蛇的氛围中。
蛇在佛教中也享有特殊的待遇。佛教

典籍在描绘观音菩萨活动的场景中，蛇
经常会出镜，有时盘曲在菩萨身边，

有时腾跃在菩萨头顶，甚至观音大
士也会化身为蛇教化他人，应为

蛇的属性与菩萨大慈大悲的
属性是相通的。

中 国 道 教 把 蛇 称 为
小龙，认为蛇是龙的前

期阶段。道教认为蛇是“五大仙家”即狐仙（狐）、黄仙
（鼬）、白仙（猬）、柳仙（蛇）、灰仙（鼠）中的一仙。民
间也有“蛇不入无福之地”的说法，家里发现了蛇，性
质与夜猫子进宅完全不同，不仅不要惊慌失措，还应
该感到庆幸才对。

把蛇视为祥瑞，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也提到
了。《小雅·斯干》是一首颂扬周宣王新宫落成的诗。诗
中说，周宣王睡进他华美的新宫后梦见了“虺蛇”，他的
解梦师说，如果梦见这种颈细头大、体有花纹的蛇，乃

“女子之祥”，预兆着周宣王即将喜添一位千金小姐。
但是，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看，蛇没有能够持

久地巩固好保护神的地位，斗转星移，慢慢变得不那
么讨人喜欢了。从太原金胜村赵卿大墓发掘出的“鸟
践蛇”铜器、山西侯马发现的“兽践蛇”陶范，以及先秦
典籍较多对蛇的负面记载看，蛇命运的转折点，似乎
发生在战国时期。

道理很简单，脚踩足踏的寓意，一直以来都传达着
中国古人和今人征服、战胜、蔑视的价值观和臧否判

断。蛇践于鸟爪兽蹄之下，透露出对它的否定和厌恶。
蛇作为自然界中与人类共生相伴了万千年的动

物，本身并没有道德高低或品格优劣的属性，是人们
根据现实精神或政治的需要，使它从山巅滑向谷底。

蛇走下神坛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最主要的文化因
素，是皇权与龙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封建帝王从十二
生肖中选择自己对应的动物时，绝无可能把占有绝对
权力和无边资源的自己与老鼠、猪、狗和蛇联系在一
起，他们选中了自然界不存在的龙作为自己的化身，
因此龙得到了全方位的虚幻神话，在封建政治叙事中
被抬到至荣至尊的地位，于是龙取代蛇成为必然。

在社会妖魔化蛇的过程中，文学作品发挥了特别
重要的作用。

比如《西游记》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
音收伏熊罴怪》，本来是黑熊精偷了唐僧的袈裟，要搞

“佛衣会”，好不容易修炼成白衣秀士的白花蛇精，只是
旁听了一下黑熊精的炫耀，吴承恩就让孙悟空不问青
红皂白一棒子打死它，又“索性提起来，捽做五七断”。

最著名的蛇故事，当然是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那篇。蛇精变成美妇白娘子，欲
与书生许仙来一场人兽恋，不料饱读诗书却不敢越雷
池一步的许仙始乱终弃，最后竟然央求法海禅师作
法，把蛇精永远镇压在雷峰塔下。

不过也不是所有文学家都说蛇的坏话。蒲松
龄所著《聊斋志异》有一篇《蛇人》故事，讲述耍蛇
人某甲和三条青蛇的离奇传奇。名叫大青的
蛇死后，二青主动纾解主人之忧，出人意料
地招来了小青。后来长得过粗过长不宜
演出的二青放归山林后却总祸害樵夫，
某甲遇见后劝诫它“勿扰行人、以犯
天谴”，二青从此隐匿不见。于是
蒲松龄感慨，蛇这种动物都能
做到听人教导、从谏如流，但
一些人却忘恩负义甚至落
井下石，实在让人感到
羞愧。

从典籍看蛇的文化价值
马绍民

关公，是历史上被传为神的人物，有“武圣”之称，
是中国忠义精神的象征。关公戏自古有之，如果我们
追溯关公与关公戏的渊源，就会发现从元杂剧到清朝
以来，记载有京剧、秦腔、影戏等多剧种的关公戏表现
形式。关公戏数百年的延绵演化和多个剧目与版本的
演绎，使得关公形象深入人心。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太
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新编晋剧《关公》，让观众仿佛又
看到了从历史中走来的那位忠义仁勇、德行天下、活灵
活现的关公。

越演越筋道

如果说戏曲历史上什么题材的戏最多，非关公戏莫
属。关公题材的戏曲历史悠久，大多来源于《三国志》
《三国演义》等作品。隋代《大业拾遗记》中已有相关记
载，唐代增加了一些关公剧目，北宋时影戏也有关公的
影子，金代有三国戏《大刘备》《骂吕布》等。元杂剧中，
三国戏占了 60 多种，其中以关公为主角的就有 10 多
种。明清以来，关公戏越编越多，各种版本都有，有的戏
名一样，剧情却不一样；有的剧情一样，戏名却不一样。
凡此种种迹象，都说明了无论在哪朝哪代，关公形象一
直活跃在戏曲舞台并普遍受到各阶层观众的喜爱。

如果说晋剧中关公扮演者哪家最多，非武家莫属。
武家为梨园世家，关公戏，在父母、儿子身上都有不同的
演绎。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忠、阎慧贞，也就是新编晋剧
《关公》主演武凌云的父母，都饰演过关公。武忠演出的
有《古城会》《华容道》；阎慧贞演出的有《关羽斩子》；武
凌云演出的有《古城会》《华容道》《单刀赴会》。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艺术模仿自然，有
三种形式。一是模仿事物的本来的面目；二是模仿人们
所说所想的样子；三是模仿事物应有的样子。”在关公戏
的演绎中，好像几者都有。关公是历史人物，各代的剧
作家按照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审美情趣，塑造了不同形象
的关公，迎合当时的观众审美和精神依托。武凌云主演
的新编晋剧《关公》，与以前剧目有所不同的是，这是一
出大戏。关公戏中的折子戏居多，以大型剧目出现的目
前只有这一出，这就比演折子戏增加了难度。

对于《关公》，武忠、阎慧贞口传心授，武凌云传承了
父母的精髓，唱腔、动作、道白乃至开打，从“半眯凤眼”
到青龙偃月刀的 40多种刀法，每招每式都有出处，每个
眼神都运用得出神入化，每种刀法都代表关公的一种个
性。这部剧保留了武忠《古城会》的一段原唱腔音乐，唱
词作了更改，反映了无论是编者还是唱者对传统戏曲的

尊重和传承，对前辈智慧的敬畏和延续；同时，结合现代
美学和时代视角，使人物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当下。

戏中也有戏

千百年来创作的关公戏剧本若干，怎么出新意、编
出适应现代审美、浓缩关公精神、代表信仰的新剧？这
可能是编剧毛小雨创作时遇到的难题。该剧的编剧手
法较为新颖，用关汉卿讲故事来贯穿整部剧，有着古人
引今人、今人喻古人的艺术感染力。毛小雨作为现代
编者，对关公戏有着深入研究，踏着关公戏的史脉，继
承并延续下来，想来与关汉卿也有一番神交了。作为

“元剧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其杂剧创作中有《关大王
独赴单刀会》《关张双赴西蜀梦》两部关公剧，同时被
《元刊杂剧三十种》所收。这两部剧反映了关汉卿善于
从现实社会和未来中寻找创作灵感，以强烈的社会使
命感从历史中汲取创作素材，并注入时代精神，不论是
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都对其他元杂剧中关公戏的
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见关汉卿创作关公题材杂剧
的重要地位，也可见毛小雨对关汉卿及其创作关公题
材杂剧的认同感和传承精神。

晋剧《关公》继承传统的创作理念，择取了“护嫂陷
曹”“夜读《春秋》”“力斩颜良”“封金挑袍”“古城相会”

“义释曹操”几个故事，从关公对家国之情、二皇嫂之
情、曹操之情、兄弟之情上，以关汉卿为引子，步步清晰
地演绎和刻画关公形象。每场与每场之间都有伏笔，
都有与观众心与心的交流。关公屈居曹营，从容应对
曹操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一片忠心，义字当头。关公眯
眼瞪眼之间、挥刀上马瞬间、挑袍作别刹那，不受任何
干扰，作着誓保二皇嫂、追寻兄长仁弟的决断。序幕

“单刀会”关公江上行舟，往事如烟。一缕胡须、手提大
刀、红脸眯眼、玉树临风的形象，让人总感觉是关公的

“标配”，也可能是武凌云多年来饰演的关公形象深入
人心的结果。每个事件，他都至真至情，把“忠、信、仁、
义”演绎到了极致。

“德”字永为恒

晋剧《关公》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一种生生不息
的中国精神之魂，那就是“德”。关公的仁义忠勇信，获
得历史上无数人的认同和赞赏，甚至被推到“武圣”的
地位，与“文圣”孔子并列，可见“德商”的力量。

晋剧《关公》整部剧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
关公故地出发，结合新时代关公文化认同与时代精神，
生动刻画出民众心中的武圣形象。

晋剧《关公》在触摸历史、敬畏贤人、观照当下之中，
阐释了关公以忠报国、以诚修身、以仁待人、以勇护苍
生、以信为根本、以德为先的精神。虽说是新编剧目，已
开展戏曲进校园、进农村、进厂矿等活动多场，受到观众
好评。诚然，新编晋剧《关公》的推出，慰藉了民众的心
灵，受众欢迎，使人欣慰，但在艺术创新及呈现形式方
面，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检验。剧中人物形象还需在实
践中逐步提炼、深耕精作。主创团队还需把关公精神贯
穿到戏里戏外，用山西传统戏曲文化展示中国文化精
髓、展现中国气派，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
释好，以精品奉献人民。

在《红楼梦》第九回中，贾
宝玉约秦钟一起去学堂读书，
临行前依次和贾母、王夫人、
贾政、林妹妹道别。

宝 玉 到 父 亲 的 书 房 道 别
的 时 候 ，贾 政 突 然 询 问 了 一
句：“跟宝玉的是谁？”这个问
题引出了一个卑微却关键的
人 物—— 李 贵 。 跟 随 着 宝 玉
去学堂的男仆有三四个大汉，
贾政细看时，认出其中之一就
是贾宝玉的奶妈之子，名叫李
贵的人。于是，贾政严厉地训
斥了李贵等人一番：“你们成
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
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
在 肚 子 里 ，学 了 些 精 致 的 淘
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
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账！”吓
得 李 贵 忙 双 膝 跪 下 ，摘 了 帽
子，碰头有声，连连答应“是”，
又回答说：“哥儿已念到第三
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
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说
得满座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
撑不住笑了。

《诗经·小雅·鹿鸣》的原
文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被李贵说成“呦呦鹿鸣，荷叶浮萍”，
实在是妙。乍听耳熟，细想可笑，深思绝妙。

首先，让宝玉拜见贾政如此紧张严肃的场合，增添了几
分幽默与轻松的气息，打破了固有的叙事节奏，有趣又写
实。其次，宝玉在学堂里背书，李贵只能在墙外听着，听不
清楚也不会去查书求证，汉语音同音近的字词又很多，李贵
听错记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儿。最后，李贵把听到的一
个“野”字和一个“苹”字，想成了“荷叶”“浮萍”，组成了很和
谐的一句诗，联想合理，且颇有几分诗情画意。

细思这句本不该出现的“荷叶”与“浮萍”，是有言外之
意的，是具有曹雪芹独特风格的艺术创作。曹公让李贵听
错背错说错，却是在用“错”讲出“对”，用假话引出了真话，
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主旨的体现。

《诗经·小雅·鹿鸣》是一首早期的宴会乐歌，逐渐变成
了贵族宴会或举行乡饮酒礼、燕礼等宴会的乐歌。整首诗
描写的是一派祥和兴盛的景象，不论是山野之中鹿群的自
由自在，还是宴席上的宾主尽欢、觥筹交错、管弦悠扬，从始
至终都洋溢着一种祥和愉悦的气氛。这正是贾府“烈火烹
油，鲜花着锦”繁盛景象的写照，不论是贾政和清客相公们
一起游览大观园，还是元春省亲归来的声势浩大；不论是群
芳起诗社的雅致逍遥，还是贾母宴请刘姥姥的热闹繁华，都
如同诗中“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
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我有嘉宾，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所
表现出的欢乐与和谐，繁荣与安宁。

如果说原诗的欢乐和谐、愉悦自在的场景是贾府富贵
兴盛时期的写照，那么李贵把诗词说错成“荷叶浮萍”，就别
具深意了。

“野”，听成了“叶”，语音接近，顺理成章。为何李贵偏
偏说成了荷叶？而不是柳叶、桃叶或其他呢？

《红楼梦》全书中共有三十八回出现莲、荷的字句。荷
花荷叶，都是亭亭玉立，挺出水面，风姿绰约，被赋予了君子
的品行风骨，更寄托了吉祥美好的寓意。但红楼中的荷叶
却别具特色与含义。

第四十回中，贾母带着众人，带着刘姥姥游览大观园。
她们乘船从荇叶渚到蘅芜苑，在船上，宝玉看到了满池塘的
荷叶已经枯萎，就抱怨说：“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
来拔去。”宝钗很务实很理性，解释说：“今年这几日，何曾饶
了这园子闲了，天天逛，那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黛玉
很诗意很个性，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
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

黛玉眼中的荷叶，残破却富有诗意，秋雨秋风中的荷叶
别有韵味，符合黛玉的审美情趣。滴滴答答的秋雨落在残
破的荷叶上，带着秋的寒凉与萧瑟，这场景正是宝玉黛玉未
来命运的预示。李贵的“荷叶”，早已道出了宝黛的悲剧。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的“苹”，非李贵口中的“浮
萍”，而是指陆生植物艾蒿。浮萍，是一种漂浮植物。古人
认为浮萍无根系，不能扎根于一处，只能漂浮在水面之上，
只能随波逐流。浮萍的这个生活特性，使其具有了特定的
文学意象，萍水相逢的偶然，萍踪浪迹的漂泊无定，萍飘蓬
飞的无依无靠，断梗流萍的悲凉孤寂，让浮萍成了文人诗词
中的常客。

李贵说错的“浮萍”，恰是在富贵时繁华处无意中说出
了贾府、宝玉未来的浮沉无依、颠沛流离。“呦呦鹿鸣，食野
之苹”的兴盛繁华，转眼便是“荷叶浮萍”的萧瑟凋零、漂泊
无依。满塘荷花皆已凋谢，只余荷叶亭亭。千红散尽再无
花，徒留冷月葬芳魂。宝玉读熟的是白纸黑字，李贵背错的
是人生现实；宝玉背诵的是当下，李贵说对的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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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剧《关公》剧照

关公戏何以历久弥新
——由新编晋剧《关公》说开去

高红花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孙 温（清） 绘


